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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的现状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负面评价恐惧量表

(FNE)”和“社会交往焦虑量表(IAS)”对223名13~15岁的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 青少年负面

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在是否独生上存在显著差异。非独生子女青少年的负面评价恐惧、社交焦虑均高于

独生子女青少年。2) 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存在显著正相关，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对其社交焦

虑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结论：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越高，则社交焦虑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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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tatus quo of adolescents’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and social anxie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o as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solving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problems. Methods: The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 (FNE)” and “Social Inte-
raction Anxiety Scale (IAS)” were used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223 adolescents aged 
13~15. Results: Among the 223 adolescents, there were 123 males and 110 females; 66 first-year 
adolescents, 74 second-year adolescents, and 83 third-year adolescents; 114 only children and 
119 non-only children. Results: 1) Among them, adolescents’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and social 
anxiety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whether they are only children. The negativ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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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r and social anxiety of non-only-child adolescents are higher than that of only-child adoles-
cents.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dolescents’ fear of negative evalua-
tion and social anxiety, and adolescents’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
fect on their social anxiety. Conclusion: The higher the adolescents’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the 
higher the social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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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受历史和文化差异的影响，研究者们对于青少年的定义也有所不同，目前受到人们普遍认同的是将

青春期界定为 10~24 岁之间的时期[1]。青少年阶段是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因而被心理学家

形容为“疾风暴雨期”[2]。青少年时期常处于对自我的肯定与否定的矛盾状态，这种心理上的矛盾加上

来自学习和人际交往等各方面的压力，导致青少年心理的不稳定性，从而很容易产生焦虑、恐惧等情绪。

社交焦虑作为衡量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指标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青少年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心理状况

和心理发展水平[3]，同时也是多年来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中被广大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4]。青春期是

社交焦虑发展的关键时期，青少年阶段的学生正处于交往范围扩大和建立友谊的重要阶段，不可避免会

出现社会交往焦虑等适应不良问题[5]。社交焦虑出现在青少年早期的概率较高，其中初中阶段的青少年

社交焦虑问题尤为突出[6]。社交焦虑是指个体在面对一种或多种人际关系情况时会产生强烈的忧虑、紧

张不安和其他情绪反应，并产生避免社交的行为[7]。主要表现为在社交过程中非常害怕和恐惧他人对自

己的评价[8]，尤其是来自他人的负面评价[9]。负面评价恐惧最初是由 Watson 和 Friend 共同提出，其主

要特征为个体在接受他人评价时内心会感到担心或焦虑，并对他人的负面评价产生预期[10]。研究表明，

相较于对他人负面评价产生的恐惧，个体更加苦恼于自我预测的他人负面评价，为了避免来自其他个体

的负面评价，他们特别注意在别人面前留下好印象[11]。进入青春期后，青少年会更关注社会交往过程中

周围人所给出的意见和评价，尤其是初中生。初中阶段的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心理和认知等方面迅速发

展的时期，相较于其他阶段他们更容易受到自身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出现适应问题[12]，更加关注他

人对自己的期望，该阶段负面评价恐惧处于上升时期[13]。因此，本研究选择初中阶段青少年群体为研究

对象。 
基于上述几个概念内涵以及当代青少年所面临的压力和心理健康问题，本研究拟探讨青少年负面评

价恐惧与社交焦虑的现状及两者的关系，为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依据。 

2. 对象和方法 

2.1. 对象 

此次研究随机选取 300 名青少年发放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223 份，有效回收率为 74.33%。所选取青

少年的年龄为 13 岁~15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13.98 岁，SD = 1.11。其中男性 123 人，女性 100 人；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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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 66 人，初二年级 74 人，初三年级 83 人；独生子女 114 人，非独生子女 109 人。 

2.2. 方法 

2.2.1. 负面评价恐惧量表(FNE) [14] 
由 Watson 与 Friend 编制，汪向东等人翻译，由 30 个正向和负向的是非题构成，正向和负向题基本

保持数目相等。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α系数为 0.707，且具有较高的同质信度和预测效度。问卷

采用 5 级计分方法，将所有负向题目反向计分后与正向题目得分相加，分数越高，则越会被可能得到的

负面恐惧所困扰。 

2.2.2. 交往焦虑量表(IAS) [15] 
由 Leary 编制，汪向东翻译，共包含 15 条自陈条目，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α系数为 0.699，

可用于研究。问卷采用 5 级分制予以回答，将所有反向计分的题目进行反向计分后与正向计分的题目得

分相加，得分越高则表示在人际交往关系中越焦虑。 

2.2.3.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19.0 进行数据的处理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 

本研究对不同性别、年级和是否独生的青少年在负面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上的得分进行差异性检验，

具体结果见表 1。结果发现，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在年级上差异不显

著，在是否独生上差异显著。具体表现为：非独生子女青少年的负面评价恐惧高于独生子女青少年。非

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交往焦虑高于独生子女青少年。 
 
Table 1. Adolescents’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and social anxiety in various dimensions (M ± SD) 
表 1. 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在各个维度的比较(M ± SD) 

 性别 年级 是否独生 

项目 男 
(N = 123) 

女 
(N = 100) 

初一 
(N = 66) 

初二 
(N = 74) 

初三 
(N = 83) 

是 
(N = 114) 

否 
(N = 109) 

负面评价恐惧 3.08 ± 3.60 3.11 ± 4.12 3.08 ± 0.48 3.13 ± 0.34 3.09 ± 0.38 3.0 ± 0.30 3.18 ± 0.44 

社交焦虑 2.99 ± 0.50 2.99 ± 0.56 2.96 ± 0.59 2.96 ± 0.56 2.98 ± 0.52 2.83 ± 0.43 3.16 ± 0.56 

3.2. 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的相关 

本研究对青少年的负面评价恐惧在各个维度上的得分与社交焦虑在各个维度上的得分进行相关分

析，具体结果见表 2。结果发现，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呈正相关。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dolescents’ negative evaluation fear and social anxiety (r) 
表 2. 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的相关(r) 

 社交焦虑 

负面评价恐惧 0.58** 

注：*p < 0.05，**p < 0.01，***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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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的回归 

本研究以负面评价恐惧为预测变量、以社交焦虑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3。结果发

现，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对其社交焦虑有显著的

预测作用。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adolescents’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social anxiety 
表 3. 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进入变量 R R2 B t p 

社交焦虑 负面评价恐惧 0.583a 0.340 0.797 10.681 0.000 

4. 讨论 

4.1. 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的特点分析 

本研究发现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在是否独生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非独生子女青少年的负面评价恐

惧高于独生子女青少年的负面评价恐惧。该结果可能说明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与家庭环境有密切联系。

其原因可能在于多子女家庭的经济负担和家务负担更重。在多子女家庭中，父母因经济压力等原因忙于

工作和家务，忽略了关注和倾听孩子的声音，不能及时发现和解决孩子的问题[16]。父母将更多的时间分

配在工作上，陪伴孩子的时间较少，在与孩子相处时往往会含糊不清地回应，很少给予明确的回复，孩

子在遇到各种心理问题后很难及时与父母交流并得到解决[17]。青少年时期心理的特殊性导致对于他人所

给予的不明确反应往往会被青少年视为负性的评价。从生活环境角度看，进入初中的青少年将会面临更

多的考试，而考试成绩会由家长评价，从初一到初三，学业考试成绩对于预测学生中考成绩的重要性更

加明显，这样一来，学生就会更加害怕评价，尤其是来自他人负面的评价，从而产生负面评价恐惧。因

此，如果家长在沟通过程中没有及时、明确地对青少年做出积极的回应，就会使青少年对负面评价产生

更多的恐惧。 
本研究还发现青少年社交焦虑在是否独生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非独生子女的社交焦虑高于独生子

女。原因可能在于两种家庭类型所使用的家庭教养方式不同。非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教育方式往往以批

评为主，从而导致非独生子女青少年更容易出现焦虑状态[18]。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构成了一个健全的家

庭环境，其中亲子关系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更为重要[19] [20]。当父母采取批评为主的教育方式时，

亲子关系往往比较紧张。青少年在很多时候都希望自己可以被父母鼓励和支持、包容与谅解。如果父母

没有及时地给予他们鼓励和支持，而是一味地批评和责骂，可能会加深他们对自我能力的怀疑，在与人

交往的过程中往往会不自信，从而出现社交焦虑。此外，还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家庭中的青少年在家庭

环境中缺少与兄弟姊妹的交往，能够拥有大量与身边的同伴或同学进行交往的时间，在进行人际交往的

过程中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交能力开始不断提高，从而表现出一种“社会交往补偿”的现象[21]。非独生

子女家庭的青少年在家庭环境中已经有同伴关系，因此在其他同伴关系上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不如独生子

女青少年多，导致其在整个社交过程中社交能力会相对弱于独生子女，所以非独生子女青少年比独生子

女更容易出现社交焦虑。 

4.2. 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的关系 

研究发现，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在得分上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青少年的负面评价恐

惧越大，他的社交焦虑则会越高。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存在显著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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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关系，青少年负面评价恐惧能够很好地预测青少年社交焦虑。基于以上结论，本研究认为，青少年负

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青少年时期是个体社会化和自我发展的关键期，同时青少

年时期又面临着社会角色的转变，青少年个体开始承担新的社会角色和面临新的生活环境，开始接触并

与更多不同背景和生活经历的他人进行社会交往。进入中学阶段的青少年正处于寻找自我这一重要阶段，

因此中学阶段的青少年个体自我意识开始逐渐增强，且情绪波动较大，因而情绪极具不稳定性，焦虑等

问题突出[22]。社会环境是个体自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与他人的社会交往过程是个体进行自我认识的

主要途径之一，社会环境中来自他人的观点对于个体的自我形成有着重要影响[23]。因而，青少年十分关

注他人对于自己的看法，青少年的自我建构也更多地受到他人看法的影响[24]。当他人评价与个体自我评

价相一致时，青少年往往会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当他人评价与自我评价相矛盾时，由于个体认为他人

对自己的评价要比个体本身的自我评价更消极，所以心理上更偏向于进行自我贬低[25]。 
随着青少年个体年龄的增长，父母对青少年个体产生的影响相对以前有所减少，但受到学业压力等

影响，导致初中阶段的青少年仍然处于较为单一的社会环境中，父母依然是青少年生活中接触时间较长

的重要他人，同时也是他们社会交往时的主要对象，因此，来自父母的评价对青少年家庭自我和心理自

我的建构仍然有着重要作用，父母与青少年的交流方式和行为表现等都会对青少年的自我认识产生影响；

除父母外，青少年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接触频繁的对象还有老师和同学，教师是青少年在学习上进行人际

交往的重要他人，教师对青少年的评价对青少年学业自我的建构有着很大的影响；青少年时期的同伴关

系对于青少年个体的心理自我和社会自我建构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青少年也特别关注同伴对自己的

评价。本研究认为青少年在面对他人的评价时，一方面害怕他人给自己负面评价，并且害怕自己在与他

人进行交往时出现错误，或者给他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导致他人对自己产生负面评价，从而产生社交焦虑。

另一方面是接收到来自周围环境中其他个体的负面评价后，由于青少年时期还处于自我的建构关键期，

青少年接收到他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后正在建构的自我概念受到威胁，从而对自己正处于建构中的自我

产生担忧，对于将要或正在与他人进行的人际交往感到害怕，从而产生社交焦虑，因此，负面评价恐惧

对社交焦虑有预测作用。 

4.3. 教育建议 

为了进一步提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降低青少年的负面评价恐惧和社会交往焦虑，我们建议： 
1) 非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在忙碌于工作的同时应重视子女的合理诉求，不敷衍搪塞，与子女进行交流

时多采用积极、鼓励的话语。在日常生活中给予子女更多的关注度，多给予子女情感上的鼓励与支持，

及时发现子女身上存在的问题，加强沟通。发现子女的缺点和不足时应采取交流劝说的教育方式，减少

严厉惩罚、拒绝否认等教育方式，要让子女感受到来自父母亲情的温暖和父母对自己的积极认同。家庭

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在拥有良好家庭氛围条件下成长的青少年，内心将是自信的，

因为在家庭中他们得到了来自父母充分的肯定。父母作为青少年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他人，他们对待青少

年的方式将直接影响青少年对自我的态度，父母对青少年的肯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青少年的自我建

构和自我认同，从而减少青少年对负面评价的恐惧。同时家长与学校之间应积极进行沟通，及时了解子

女的相关动态，正视子女的学业压力，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最大化利用家校心理健康服务模式，

有效解决学生的负面评价恐惧等问题。 
2) 家长应采取民主的教养方式，为子女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让子女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怀和理解，

以及来自父母的鼓励，从而增强子女的自信心。多带子女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子女参与有意义的社

会互动，培养子女良好的心理品质，从而有效减少子女的社会交往焦虑情绪，提高子女应对社交问题的

能力。非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要明确家庭关系中子女之间的同伴关系的重要性，引导青少年明白自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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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兄弟姊妹既是彼此的伙伴，亦是彼此的榜样，鼓励青少年与兄弟姊妹间互帮互助。此外，父母在进

行家庭教育时不应只注重学习成绩的提升，还可以适当增加一些心理健康方面的内容，从而帮助青少年

拥有健康的心理。学校方面要重视人同龄人对于青少年自我建构的重要作用，创造青少年间产生互动的

机会，可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为学生创建不同交流环境，给学生创造积累人际交往经验

的条件，促进青少年进行人际交往的自信心，有效利用家校共育模式，与家长及时进行沟通，针对学生

现状采取合理的方式减少学生的社会交往焦虑，重视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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